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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光作为分布最广、作用最强的环境因素之一，时刻影响着生物的生理活动，并参与多种代谢途径的调控 . 近年来，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夜间光效应已经成为机体代谢紊乱的重要诱因 . 另一方面，光色、光强等的合理应用也为多种疾病开

拓了新的治疗手段 . 因此，如何更好地避免不合理光照，以减小其对人体的危害，同时，合理利用光进行疾病治疗，已成为

当今社会的一个关键性挑战 . 本文综述了光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和光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为选择更健康的光环

境和疾病辅助光疗提供了研究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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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照明设备被广泛应用［1］ . 电灯的发

明在方便人类工作、生活的同时，也对人类健康造

成不良影响［2］ . 研究显示，过多蓝光照射会对视网

膜色素上皮细胞产生光氧化作用，致使视杆细胞、

视锥细胞等视觉细胞受损，并影响人体褪黑色素分

泌和生物钟功能 .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品质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个体在追求基本照明满足的同时，更加

倾向于对健康照明的追求［3］ . 因此，照明和人体生

物效应的关系越来越被广泛关注［4］ . 本文简述了哺

乳动物的感光机制，讨论了不良光照与人体疾病的

关系 . 最后，总结了光在疾病治疗方面的研究进

展，希望引起公众对光照环境和光疗的理性认识，

从而造福于人类健康 .

1 哺乳动物的感光机制

研究显示，哺乳动物生物系统包含特异性和非

特异性感光组分［5］ . 其中，特异性的高效能量转化

分子被称为光感受器 . 这些光感受器包括光色素分

子，例如：视杆蛋白、视锥蛋白以及黑视素 . 此

外，机体中还存在一类非特异性感光组分称为光受

体，它可以吸收光，传递光信号 . 此类分子不属于

光感受器，例如细胞色素 c 氧化酶 . 就分布而言，

光受体比光感受器更加普遍，它广泛分布于机体的

皮肤、肌肉和肝脏等部位 . 这些受体虽然不直接参

与光信号加工，却能深度参与机体代谢途径［6］ .

在人体中，光信号的加工处理主要由视网膜光

感受器所介导 . 人的视网膜光感受器主要由外层视

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组成 . 其中，视杆细胞对于低强

度的光感知至关重要，而视锥细胞能够探测高强度

光的突然变化，并负责将光信号传导到视交叉上核

（suprachiasmatic nuclei，SCN） . 此外，在视网膜

底层也存在少数能产生黑视素的自主感光视网膜神

经 节 细 胞 （intrinsically photosensitive retinal

ganglion cells，ipRGCs），这些神经细胞也具有光

敏性，其主要功能为检测高强度光，对光信号的整

合具有重要意义 . 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光感受器产

生视觉效应的同时，还与 ipRGCs共同维持着光对

生物体的非视觉功能［7-8］ .

图1为哺乳动物经典的视觉通路示意图，其中

主要包括两条通路：一条为光感受器将检测到的光

信号传输到外侧膝状体核，然后传递到视觉皮层调

节视觉反应的通路；另一条为上丘通过视觉和非视

觉两条途径感受光刺激的通路，其直接参与视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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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以介导视线和注意力的凝聚方向［9-10］ . 与传统的

视觉传递过程不同，ipRGCs介导的非视觉效应主

要由一条独特的单突触神经通路组成，即视网膜-

下丘脑通路 . 一方面，该通路将信号传递到SCN和

下丘脑室旁核等下丘脑胞核中，从而将光和非光信

号传递至神经系统的各个控制单元，调节包括皮质

醇、褪黑激素、胰岛素以及生长激素在内的多种激

素的产生［11］ . 另一方面，该通路还能投射至其他

脑区，如视网膜 -中缝投射的中缝背核 （dorsal

raphe nucleus，DRN）及腹外侧视前核区域，进而

参与情绪反应和睡眠/觉醒周期［12］ .

此外，与视网膜中3种特异性光感受器不同的

是，线粒体细胞色素 c氧化酶是一类非特异性的光

受体，其接受光刺激后能调节细胞内多效性效应的

级联反应［13］ . 不同于传统的视网膜感光途径，当

感光组织暴露于光下时，生物内线粒体电子传递链

中的电子流动速度会加快，还原型辅酶 Ⅰ 的消耗

会减少，从而使得细胞中细胞色素 c氧化加剧，导

致细胞耗氧量和线粒体膜电位的增加，以及线粒体

膜通透性的激活［14］ . 这些变化促进了三磷酸腺苷

的合成和自由基的生成，随后导致钙离子的释放和

环腺苷酸的产生 . 最终形成以钙离子、环腺苷酸和

自由基为代表的第二信使分子，在细胞核水平调节

各种不同的代谢途径［15-16］ .

2 光照与人体疾病发展的关系

人造光源的发明使白天得以延长，从而使人类

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生产力 . 最近发表的一份光污

染地图集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夜间光污染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其中光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北京、上

海、广州、东莞等地［17-18］ .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过度地暴露于夜间人造光（artificial light at night，

ALAN）会给人体健康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导致失

眠、癌症、肥胖、激素分泌紊乱等疾病发病率升

高［19-20］ . 即使在白天，暴露在强烈蓝光下也会改变

正常体重成年人的代谢功能，诱发诸如葡萄糖代谢

紊乱和嗜睡等症状［21］ . 因此，光照对人体的生理

稳态和情绪认知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 .

2.1 光照与癌症

夜间光是一种最近获得公认的致癌因素［22］，

与轮班工人患癌的风险密切相关 . 调查发现，在欧

美发达国家频繁倒班的女工人中，患乳腺癌的概率

比正常工人高50%~100%［17，23］ . 流行病学和实验研

究的证据表明，乳腺癌的发生与昼夜节律紊乱密切

相关 .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松果体分泌的褪黑激素

Fig. 1 Diagram representing projection of retinal ganglion cells into various brain regions
图1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投射至大脑中各个脑区的部分投射示意图

两条经典的感光通路：a. 视觉反应通路. 光感受器将光信号传输到外侧膝状体核（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LGN）后到达大脑视觉皮层调

节视觉反应；上丘（superior colliculus，SC）感受光刺激，参与视觉反射以介导视线和注意力的凝聚方向. b. 非视觉反应通路. 光信号传递

到SCN参与对生物节律的调控，同时直接或间接传导至腹外侧视前核 （ventral lateral anterior nucleus，VLPO）、下丘脑室旁核

（paraventricular nucleus，PVN）、DRN，分别参与对睡眠、激素分泌和情绪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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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atonin，MLT）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

要作用［24］ . Srinivasan 等［25］就指出松果体在乳腺

癌的发生和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 . MLT的抑制和松

果体的切除能增加大鼠乳腺肿瘤的发生率 . 此外，

西班牙和韩国学者通过统计学研究证实，乳腺癌和

前列腺癌均与夜间室外蓝光光照呈强烈正相关（R

=1.02，P=0.0369），而白天室外光照与前列腺癌患

病有一定相关性（R=1.07），与乳腺癌的发病率并

不明显相关［26-27］ .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发现

ALAN与其他癌症，包括胃癌、食道癌、肝癌、胰

腺癌、喉癌、肺癌和气管癌、膀胱癌等，并没有显

著相关性 .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从事轮班工作的

妇女中，雌激素分泌的增加是乳腺癌发生的一个主

要危险因素 . 研究表明，MLT可通过抑制乳腺癌组

织中的雌激素受体表达来抑制乳腺癌细胞增殖及侵

袭转移能力，发挥对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 . 这些研

究提示，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与昼夜节律紊乱导致的

MLT分泌失衡息息相关［12］ . 因此，光照引起MLT

分泌减少成为了最先提出的光促癌重要机制 .

另外，虽然部分研究认为白天的光对人体几乎

无损害，但几乎所有皮肤癌病例都与太阳光照射有

关 . 太阳光中的紫外光照射会刺激黑色素细胞产生

黑色素，而DNA吸收紫外光辐射后，会导致胸腺

嘧啶和胞嘧啶的交联 . 这些诱变会损伤改变 DNA

结构，从而抑制DNA聚合酶发挥功能并阻止细胞

内DNA修复 . 以p53基因为例，如果在表皮细胞中

该基因不能被修复，将可能导致细胞不受调控的过

度增殖，导致光化性角化病 . 当上皮细胞中两个

p53等位基因都受到突变，就会导致非黑色素瘤鳞

状皮肤癌［28-30］ .

2.2 光照与代谢性疾病

夜间人造光在近几十年里急剧增加，这对动物

和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 动物实验已经证实，长时

间暴露于夜晚人造光可引起肥胖、糖尿病、胰岛素

抵抗、脂代谢紊乱等一系列疾病［13］ . 流行病学研

究也表明，长期暴露于夜间人造光可能增加2型糖

尿病等代谢紊乱症的发病率，从而危害到人体健

康 . 即使是在白天，正常体重成年人的代谢功能也

会因受到蓝光的照射而发生改变 . 因此，光照与代

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31-32］ .

近年来中国糖尿病患病率增长迅速，已经成为

世界上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患病人数约

1.14亿［33］ . 统计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夜间灯光下

会导致肥胖、空腹甘油三酯升高和糖尿病 . 此外，

长期倒班工人较正常人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大大

增加［34-35］ . 正常情况下，人类受到光照射后，

ipRGCs能迅速检测到环境光强度的变化并将该信

息直接传递至下丘脑区域的SCN. SCN可以通过与

弓形核和下丘脑外侧的联系来控制食欲，从而增加

光暴露下的进食量［36-37］ . 另外，SCN也可通过自主

神经和内分泌途径控制葡萄糖代谢 . 过多的夜间光

暴露可能增强了上述效应，从而影响食物摄入和葡

萄糖代谢稳态［7，13］ . 在以小鼠为研究对象时，长期

暴露在夜间灯光下会导致其产生肥胖和高血糖，虽

然长时间暴露在白天光照下不会导致小鼠患有高血

糖症，但也会导致其肥胖［37］ .

如前所述，小鼠在接受白天或夜晚长期性的光

照射后均会导致其发生肥胖 . 而另一项以小鼠为研

究对象的报告也表明，夜晚暴露于昏暗灯光下的小

鼠在不改变原有摄食量和活动度的情况下，其体重

较正常组高出约15%，还表现出明显的葡萄糖耐受

下降和白色脂肪增多，这提示光以一种深刻的方式

影响着体内肥胖的发生［38-39］ . 对人类的研究也证明

了光照与肥胖的密切联系，2019年6月美国国立卫

生院发表了一项涉及4万多名女性的大规模研究调

查显示，睡眠时接触夜间光与患肥胖呈正相

关［18，26］ . 由于内源性生物昼夜节律依赖于MLT的

节律震荡，而MLT的分泌又受到外界光照环境的

调节，因此夜间光照可能直接影响MLT信号产生

和传导，继而导致睡眠中断和昼夜节律紊乱，从而

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40］ . 在日常生活中，轮班和

频繁地倒时差均可能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正

常生理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引起人体昼夜节律失

调，从而导致糖耐量受损和脂肪积累增加［41］ . 本

课题组先前的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绿光的小鼠会

加速高脂饮食引起的小鼠肥胖进程，使其具有更差

的葡萄糖耐受力，和更高的血清和肝脏脂质含量 .

此外，绿光处理的肥胖小鼠肝组织中褪黑激素受体

1-b和甲状腺激素受体 β表达水平也明显降低，表

明这些激素通路可能参与脂质代谢的调节 . 因此我

们认为，光色对于代谢稳态有深远的影响，在治疗

代谢紊乱疾病时应加以考虑［42］ .

2.3 光照与视网膜损伤

脊椎动物的视网膜具有接受光子并将光信号传

递给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这对于维持生物的视觉

功能和非视觉功能有重要意义 . 长时间过度暴露在

不同波长和强度的光下时，可导致光感受器或视网

膜色素上皮细胞死亡，最终会引起视网膜病变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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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性视网膜疾病的恶化［23，43］ .

近 30年来，许多学者利用各种实验动物进行

了视网膜光损伤实验并研究其机制 . 人们普遍认

为，视网膜光损伤的成因至少包括光化学损伤和机

械损伤两方面［10］ . 光化学损伤指强光会导致视网

膜产生氧化应激，随即触发光感受器细胞发生转录

调节、酶活性改变等反应，并最终通过一系列途径

启动并执行细胞凋亡 . 而视网膜机械性损伤是指视

网膜在极短时间内接受高强度光照射后，视网膜组

织在光子的冲击下瞬间发生机械性损伤［7，23］ .

3 光疗意义及研究现状

前文综述了长期不当接触光照可能对人体造成

的各种危害，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合理的光照对于维

持人体的稳态和正常生理活动均有积极作用 . 其

中，光疗法就是利用光线辐射治疗疾病的理疗法 .

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了日光疗法的记载，日光疗

法之父希罗多德指出，日光浴在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 . 但直到 18世纪末至 19世纪

中，随着人工光源的新兴和发展，光疗这一方法才

逐渐形成并随后在临床治疗的各领域中得到广泛的

研究和应用 . 近年来，以光敏剂和激光为基础的肿

瘤光疗也慢慢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44］ .

临床上应用广泛的光疗主要包括紫外光疗法、

红外光疗法、可见光疗法 . 紫外光由于其具有较高

能量，能引起一系列人体化学反应，具有消炎、止

痛、抗佝偻病的作用，常用于治疗皮肤化脓性炎症

和其他皮炎、疼痛症、佝偻病或软骨病等 . 红外光

作用于人体主要起到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肿胀

消退、镇痛、降低肌张力、缓解肌痉挛及干燥渗出

性病变的功能［45］ . 近红外光可以激活线粒体代谢，

促进组织修复 . 而对于可见光部分，蓝光已被用于

治疗光化性角化病和寻常痤疮等皮肤病 . 黄光主要

应用于缓解压力以及激光治疗后的辅助作用 . 绿光

可以使人身心放松，具有镇静作用 . 总之，相较于

传统治疗方法，光疗具有高效、安全无毒副作用、

无依赖性等优势［37］ .

3.1 光疗与癌症

癌症是全世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

一，每年大约有 1 400万癌症新发病例和 800万癌

症死亡病例 . 鉴于癌症的高风险性和死亡率，世界

各地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开发更准确、更迅速的

诊断策略和有效的治疗方法来对抗癌症［46］ . 传统

的癌症治疗方式包括化疗、放疗和外科手术治疗，

这些治疗手段往往会带来较大的副作用且难以达到

预期的治疗效果 . 因此，人们提出了许多更精确和

有效的癌症治疗策略 . 新兴的癌症治疗方法包括免

疫治疗、基因治疗、光动力治疗 （photodynamic

therapy，PDT）和光热治疗（photothermal therapy，

PTT），这些治疗方法极大改善了癌症的治疗

局面［47］ .

PTT法是利用光热转导剂的光热效应，光热转

导剂从光子中获取能量后可将光能转化为热能，从

而提高肿瘤细胞周围环境的温度，最终引发癌细胞

死亡［48］ . 相比于其他传统治疗方法，PTT法具有独

特优势：可调节激光照射的剂量，可以精确靶向肿

瘤，使周围健康组织的损伤最小化［49-50］ . 黄丽萍

等［51］的研究表明，PTT辅助免疫疗法时可增加T

细胞肿瘤浸润，上调肿瘤细胞表面PD-L1的表达，

从而增强抗PD-L1疗法的治疗效果 . PDT是另一种

可用于治疗各种癌症的方法 . 图 2为光动力治疗癌

症示意图 . 光动力治疗癌症是一个协调的过程，首

先将肿瘤组织暴露在光敏剂（photosensitizer，PS）

下，根据肿瘤组织的位置，选择局部或静脉注射的

方法［52］ . PS是一种被特定肿瘤细胞或组织吸收和

定位的分子，它只能被特定波长的激光照射后激

活 . 一旦PS吸收光子后，它就会从基态被激发到更

高的能级——三重态或单线态 . PDT法的疗效取决

于细胞中活性氧的产生量，而活性氧是伴随上述两

种激发态的反应产生的［50］ . 此法的优点包括：微

创、低复发率、保留细胞的解剖和功能完整性、副

作用小、具有靶向选择性、无耐药性以及低毒

性［47］ . 例如，Marta 等［53］的研究表明，PDT 可以

通过药物载体与免疫标记物偶联，直接杀伤结肠癌

肿瘤干细胞，从而有效地控制结直肠原位肿瘤和转

移肿瘤 .

3.2 光疗与抑郁症

抑郁症目前影响着世界约2.98亿患者，是全球

功性能障碍的一项重大疾病 . 重度抑郁症往往会导

致令人难以承受的个人痛苦、经济开销和社会负

担［54］ . 目前可用的抗抑郁药物，如 5-羟色胺再摄

取 抑 制 剂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SSRI），主要通过降低脑血脑屏障中 5-羟色胺（5-

hydroxytryptamine，5-HT）的水平来发挥其治疗作

用［55］ . 然而，药物治疗的疗效迟缓和反应率相对

较低，还会引起体重显著增加和性功能障碍等其他

副作用［56］ . 甚至有报道显示SSRI可能会引发或加

重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意念 . 因此，开发更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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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郁症治疗方法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

光时时刻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和认知功能 .

研究认为光对情绪和认知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视网

膜回路投射进入大脑 . 鉴于光疗法效果快、副作用

小且成本低，该方法已成为目前较为有前途的重度

抑郁症治疗方法［21］ . 虽然光疗在治疗抑郁症方面

疗效显著，但其作用机制仍不清楚 . 学术界普遍认

为在接受视网膜投射的几个大脑区域中，DRN是

光疗抑郁症的一个主要相关区域［57］ . 光信号通过

细胞轴突传导进入 5-HT-DRN 系统后，促进 5-HT

的产生与分泌，从而治疗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类疾

病 . 与SSRI等抗抑郁药物相比，以光疗法辅助药物

治疗将更加有效地治疗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 .

3.3 光疗与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AD） 是

人类老年期最为常见的一种慢性痴呆疾病，该疾病

的主要特征为进行性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伤 . 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在发达国家 65岁

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发病率为 4%~8%，我国目前有

600万至800万AD患者 . 目前AD的临床治疗药物，

主要包括提高认知能力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天

冬氨酸拮抗剂美金刚等 . 然而，这些药物仅对于早

期AD的治疗有一定效果，对于中晚期AD的治疗

效果并不理想 . 随着免疫治疗的发展，研究者们研

制出主要以β淀粉样蛋白（amyloid β-protein，Aβ）

为靶标的主动免疫治疗疫苗和被动免疫治疗抗体用

以治疗AD，但其结果仍然令人失望 . 此外，即使

这些免疫治疗方法获得成功，其主要目标也是预防

而非治疗 . 大量 AD 患者仍无法得到有效治疗 . 因

此，人们迫切需要新的方法来治疗AD患者 .

Iaccarino等［58］用特定频率闪烁的LED灯照射

AD模型小鼠，发现照射后不仅减少了AD模型小

鼠视觉皮层中Aβ斑块的产生，还可以促进小胶质

细胞清除 Aβ斑块，从而达到治疗 AD 的作用 . 此

外，有研究表明，光疗可以通过增强 γ振荡改善神

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增强小胶质细胞处理炎症的能

力，从而减少炎症反应和神经细胞的死亡，最终减

缓AD的发展［58-59］ . 因此，光疗有望成为治疗阿尔

茨海默病的一种有效方法［60］ .

3.4 光疗与其他疾病

皮肤损伤：光疗用于皮肤损伤治疗主要分为两

类 . 一类为LED光疗，研究显示 685 nm的LED光

具有抗炎作用，能改善血管生成，并刺激成纤维细

胞的迁移和增殖 . 可介导细胞免疫反应调节伤口愈

合过程，对全层烧伤修复具有积极作用［61］ . 另一

类为偏振光疗法，此方法利用可见光谱偏振光进行

疾病治疗 . 与LED光相比，偏振光穿透皮肤能力更

强，偏振光疗法可以加速溃疡、手术伤口、皮肤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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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Diagram representing photodynamic treatment of cancer
图2 光动力治疗癌症示意图

光动力疗法是通过向患者体内注射PS，其经血液循环聚集于肿瘤部位后会被肿瘤细胞吸收. 当PS进入肿瘤细胞后，特定波长的激光照射该

部位时能穿透皮肤并激发PS. 激发态的PS催化产生活性氧与一系列活性氧化合物，最终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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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以及少量骨骼肌损伤的愈合过程［62］ .

银屑病：银屑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自身免

疫性皮肤病，影响世界约 2%~3% 人口 . 对于病情

严重的银屑病，临床上通常用甲氨蝶呤等免疫抑制

剂进行治疗，但该药物有明显副作用 . 临床上将波

长 310~313 nm范围的紫外光称之为窄谱中波紫外

光，其集中了紫外光中生物活性最强的部分，同时

过滤掉对皮肤有害的不良波段紫外线 . 窄谱中波紫

外光被广泛用于治疗稳定的银屑病病变，包括躯

干、头皮、手臂和腿，以及部分指甲银屑病，并取

得明显的治疗效果［63］ .

视网膜疾病：光生物调节作用，又被称为低水

平激光疗法治疗 . 目前在临床上该方法可用于治疗

各种视网膜疾病，包括黄斑变性、早产儿视网膜病

变、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弱视、甲醇视网膜损

伤等［10，64］ .

新生儿黄疸：新生儿黄疸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其发生是由于胆红素代谢障碍而引起血清内胆红素

浓度升高所致 . 光疗是一种运用最为广泛且具有良

好耐受性的治疗方法 . 其主要机制为蓝色光可将未

结合的胆红素转化为其氧化产物和结构异构体，这

些异构体容易通过胃肠道消除或经尿液排出，从而

达到治疗目的［65］ .

4 光对生物影响的研究展望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光进入到人

类的生活环境中 . 不同类型（强度、波长、暴露时

间）的光对于人体的代谢与情绪都有不同的影响，

照明环境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的生活质

量 . 在LED技术盛行的今天，如何更好地根据人们

的需求将研究结果融入到日常照明的设计概念中，

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关键挑战 . 在疾病预防与治疗方

面，以运用较为广泛的强光治疗抑郁症为例，光疗

法具有起效快、无毒副作用等一系列传统药物无法

比拟的优点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和统计表

明，光对于维持生物体的生理稳态具有重要作用，

但对于光照与各种疾病发展关系，仍缺少相关作用

机制的研究 .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当将研究重

心放到以下几个方面：a. 光信号通过眼、皮肤等感

光器官传导进入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具体途径研

究 . b. 中枢神经系统将信号传入下游效应器官，并

最终发挥调控作用的通路研究 . c. 筛选并发现一系

列能有效地逆转或改善不当光照对人体造成危害的

小分子药物 . 随着光生物学效应研究的不断深入，

更多的光疗方法将被逐步开发 . 光作为分布最广、

作用最强的影响生物生理活动因素之一，必将会在

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以及疾病辅助治疗中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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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and Mammalian Physiological Homeo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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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and powerful environmental factors, light constantly affects

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of living systems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regulation of various metabolic pathway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rtificial light at nigh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use of

metabolic disorders. In contrast,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light color and its intensity also provide new

therapeutic methods for diseases. Therefore, avoiding unreasonable light and utilize beneficial light become a

great challenge for the whole society. At present, several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light therap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depressio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other diseases. Choosing the

best lighting conditions in daily life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ealth of human beings. The

study of light and physiological homeostasis will become the hotspot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oles of

detrimental light pollution and beneficial light therapy in the induc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respectively, and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in choosing healthier light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the light as an effective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on multipl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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